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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

上海———满江平篇

"

黄昏，柔和的夕阳光斜照在上海的大街小巷。

于家厨房里，于蓓的母亲正在热气蒸腾地炒着菜。今天她看

上去比往常要忙碌一些，因为家里来了两个重要的客人，但她的

兴致并不是很高。她五十多岁的年纪，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但过

于斤斤计较的女人，有着上海人特有的某种优越感与琐碎的脾

性。

此时，于家并不太宽敞的客厅内，圆桌上已经摆好了几个精

致可口的冷拼盘。于蓓的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热情地和客人聊天。

他气质儒雅，和蔼可亲，一幅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派头。而沙发

上坐着的两位客人，却显得与这个上海市民家庭的气质格格不

入。

这两位客人是满江平的父母，来自东北农村，一看就是那种

质朴爽朗，但却土得掉渣的没有见过市面的乡下人。今天是他们

第一次到亲家家里做客，因而很隆重地穿着新衣服，却表现地很

不自在。面对和蔼可亲的于父，他们显得局促、木讷。

于父声调柔和，身子往前微微倾斜着，看着来自乡下的两位

亲家，礼貌地问道：“二老的身体都还好吧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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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父僵硬地笑笑，热情地回答：“没病没灾的，庄稼人就仗

着有副好身板儿了。”

于蓓端来咖啡递到公婆手中。满母是个大大咧咧的乡下妇

人，从未喝过咖啡，刚喝了一口，马上就喷了出来，喷得满身都

是。她扯直嗓门叫道：“这是啥呀？又苦又涩的，喝着跟药差不

多！”

满父不满地看着她：“亲家招待的还不是好东西？都给你糟

蹋了！”

于父忙宽慰她：“没关系！我第一次喝这东西也是喝不惯。

小蓓，快去换两杯茶来！”

于蓓赶紧帮满母擦着身上的污渍。

满母哈哈笑着：“只可惜了这身新衣裳了！”

这时一个皮球突然飞到满母怀里，把满母吓了一大跳。原来

是于蓓的弟弟于鹏和满江平的女儿雪儿在屋子里玩皮球。一看皮

球惊了客人，于鹏连忙过来捡起皮球，不好意思地笑着。

于父呵斥儿子：“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，别把客人给吓着！”

于鹏吐了吐舌头，转身准备出门。

满母过意不去地说道：“哎呀，这是怎么说的？我们一来把

她舅舅赶的没地方吃饭了！”

满父：“是呀，还是挤挤凑一堆儿吃吧。”

于母从厨房出来，手上端着菜，说道：“别管他，人家是嫌

我烧的菜不好吃，要去吃‘麦当劳’！”

满母好奇地问道：“‘麦当劳’？那是啥东西呀？”

于母：“就是外国人吃的洋西餐呗。看上去倒像个样子，吃

起来蛮没味道的了！”

满母看着走出门去的于鹏，羡慕地说道：“啧啧啧！亲家好

福气呀，看这儿子长得有模有样，人高马大的。”

于母：“这孩子，光长个儿不长心眼。”

满母：“这好啊，小伙子实在呀！听说小蓓她弟是打篮球

的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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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母得意地：“是的呀，还算个国家级运动健将呢！”

满母：“江平往家里写信总说你这个岳母精明能干。你看生

出的俩孩子一个金童，一个玉女。哪像我生的那几个，像旱地葱

似的，长这么大了也没点儿精神样儿！”

于母笑得合不拢嘴，“啊唷，快别说了，好了，我该忙去

了。小蓓，帮我找点番茄酱来。”说着进了厨房。

于家的热情让满江平颇为感动，他感激地走到妻子面前，

“我去找吧。”

这时于母又从厨房出来，大声问道：“我可忘了，亲家，你

们吃几两饭呀，我好下米。”

满父满母不解地对视一眼，一时答不上话来。

满江平拿着番茄酱出来，急忙说：“我爸妈胃口不好，他们

吃二两足够了！”

满母心直口快：“二两哪够啊？平时在家就着大葱蘸酱，你

爹能吃半斤贴饼子！”

满父赶紧接话：“亲家母，你别听她瞎说，俺平时吃饭也就

二两！”

于父尴尬地看着自己的老伴：“今天来的又不是别人，多做

点不就行了吗？问这么多干什么？”

于母：“那当然得问清楚了，做少了不够吃，多了就浪费

呀！亲家公亲家母可是种地的人，他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！”

满母看着自己的亲家母，有些不悦，但又不好说什么。

!

于家厨房内。于母在煎炸鲤鱼。于蓓拎着几样东西走进来，

“妈，这是江平他爸妈从老家给你们带来的。”

于母捂着鼻子转过身来，“什么味儿呀？酸不溜丢的！”

于蓓：“大概是江平常说的东北腌酸菜吧。”

于母走到阳台上，于蓓坐在板凳上剥蒜。于母看着女儿诡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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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笑，“你公婆身上的衣服是你给买的吧！”于蓓看了眼母亲没

说话。于母猜透女儿心事似地，“是的呀，咱们这样的家庭，出

来进去的人总应该穿得体面些才是。”

于蓓被说到心坎上，不服气地看着母亲，“他们给你丢脸

了？！”

于母：“我可没说呀。⋯⋯哎，北方人长得是壮啊？看你婆

婆那身材，腰比我两个粗嘞！⋯⋯”说着忍不住笑了。

于蓓责备地：“妈！”

客厅里，一个个小碟子重叠在桌子上，像一座小山。但每个

碟子里的菜都少得可怜。满父满母看着这样一桌子菜不知道如何

下手。

于母热情地为亲家布菜，“来，来，尝尝我们老家的淮扬菜

‘蟹粉狮子头’。”

满父：“这菜做得像摆设似的，让人都舍不得下筷子。”

于母听了这话，乐得合不拢嘴。

满母：“好，我尝尝亲家做的老虎头。”夹起一块咬了口，

含在嘴里不肯下咽，“亲家，你们这疙瘩做菜都放糖啊？”

于母：“菜里放糖才提味嘛！味道不错吧？”

满母皱着眉想说什么，满父一旁朝她使了个眼色。满母急忙

囫囵咽下，“好，好，亲家母这手艺开大饭店都有余了。”

于母眉开眼笑，“过奖了。来。尝尝我做的蜜汁排骨，还有

这个西湖醋鱼。”

满母望着满满一吃碟的菜愁得满脸冒出了汗，“够了，够

了。”

于母继续热情地夹菜，“都是一家人，不要客气呀！”

满母为难地：“亲家母，俺口重，有酱油吗？”

满江平看出母亲有些为难，连忙取来酱油为母亲倒上，满母

把菜泡在酱油里勉强吞咽。

于母：“亲家，我可不是笑话你们北方人，吃菜不好盐太重

的，那不成了咸菜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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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母：“不瞒亲家，俺们乡下人嘴穷，就是嚼口咸菜才觉得

爽口。”

满父用胳臂捅了捅老伴。

于母：“老年人吃盐太重可容易得病的，什么高血脂、高血

压、脑血栓，那可是要命的哦！”

于父瞪了老伴一眼：“你看你，说到哪儿去了。”

满母：“亲家母别笑话，俺就是爱那口。你这菜做的看着就

让人喜欢，可我是穷命，吃不惯你这⋯⋯”

于母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心里有些不悦，“既然亲家母这么

说，那就请便吧。”

满母突然想起什么，她从随身带的布兜里拿出一个油乎乎的

塑料袋，打开塑料袋里面还有一层，大家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

么药，都凝神静气地看着。

满母从塑料袋里拿出一袋开了口的甜面酱，“这是在火车上

吃剩下的，亲家，你们家有大葱不？”

于母脸上变色，正要说话，于父赶紧接话：“有！有！”于

母瞪了于父一眼，于父装作没看见。

满母浑然不觉：“太好了！江平啊，快给俺去拿几根大葱。”

满江平面有难色：“妈，有这么多菜，您还是吃菜吧！”

满母急了：“叫你去你就去，咋就那么多废话哩！”

满江平无奈，只得去厨房拿了几根大葱，满父满母顿时眼睛

一亮，就着大葱蘸酱大嚼起来，把其他人看得直发愣。

雪儿在旁边好奇地叫道：“奶奶，这是什么？我要吃！”

满母乐哈哈地：“没吃过吧，可好吃着呢！奶奶给你蘸，

啊？”

于母突然起身抱起雪儿，“雪儿，你不是要看动画片吗？马

上就要开始了，外婆给你开电视。”

雪儿不肯，在外婆怀里挣扎着哭了起来，“不嘛，我要吃！

我要吃！”

于母把雪儿抱进了里屋，于蓓要跟进去，满江平止住了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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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进里屋。过了一会儿于母出来了，满江平在里面哄雪儿。

于母坐下来，一时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气氛尴尬。里

屋隐隐约约传来雪儿的哭声。

于父试图调解着饭桌上的气氛，热情地说道：“别光坐着

呀，来，亲家，喝酒！”

这时满江平也出来了。

满父：“小蓓信上说，江平公司里要选什么经理，江平又跟

她想法不统一，让我们过来劝劝。”

于父一怔：“小蓓呀！这是你们自己的事，怎么好因为这点

小事儿让二位老人跑这么远的路啊？”

于母：“这叫什么话？小蓓这样做也是对江平负责任嘛！江

平，你说是吧？”

刚刚坐下的满江平不说话。满母感觉到儿子有些为难，就说

道：“亲家，话是看咋说了。这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人

哪，知足这日子才过得乐和嘛！小蓓呀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

儿？”

于蓓满心的希望被满母的几句话浇凉，不由看了眼母亲。

于母接话道：“亲家，话可不能这样说呀！年轻人总该有点

上进心嘛！”

于父推推于母，“亲家说的有道理。人人都想做总统，可总

统的只能有一个。”

满母听了这些，乐得直拍大腿，“亲家这话说得我爱听！”

于母在于父的大腿上狠狠地拧了一下，于父忍着痛没哼声。

这时满母不知不觉地脱了鞋把腿盘了起来。众人呆住。

满江平尴尬地叫道：“妈！”

满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连忙坐好，“不好意思，俺在家上

炕上惯了！”

于父又倒酒，转移话题说：“亲家，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，

这次来了可要多住些日子。”

满父：“嗨，乡下人闲不住，这次来，儿媳妇、孙女儿、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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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都见着面就算行了。再说，地里的活儿也忙啊。”

满母：“是呀，家里还养着猪呀、鸡呀的没人照看呢。”

于母：“我听老王家保姆说呀，她以前在农村整天喂猪，身

上都有一股猪屎味嘞！”

满母一拍桌子站起来，忿忿然地质问道：“亲家，你这话是

什么意思？”

于母也毫不示弱地站起来，于父连忙拉住她，对满母说：

“她这人说话不经过大脑，亲家你别生气！”

于母火了：“你说什么呀？你不帮着我反而帮着她！”

于父无奈：“人家是客人嘛！”

于母怒气冲冲地：“我没见过这么不懂规矩的客人！”

满母：“俺们哪儿不懂规矩，你得给我说清楚！”

眼看两个人就要吵起来了，满父和满江平连忙拉住满母。

于母：“我辛辛苦苦做这么多菜，你还不领情，你以为你是

谁呀？指甲缝里的泥都没洗干净，还来教训我！？”

忠厚老实的满父也听不下去了：“咋这么说话呢？太伤人

了！”

满母腾地站起来：“今儿个谁也甭想拉住俺，我跟你拼了！”

于母：“别看你是种地的，我可不怕你！”

一对亲家母扭打起来，于父和于蓓连忙去拉于母，满父和满

江平连忙去拉满母。两个老太太被拉开以后披头散发地对视着，

目光里充满了敌意。

满母运了运气，突然大叫一声，揪住桌布整个地掀了起来，

顿时，桌上的鸡鸭鱼肉，大葱大酱全泼在墙面上！

整个客厅一片狼籍！

!

满母气乎乎在坐在床上，满江平在一边给她扇风。于蓓给婆

婆端了一杯水过来，“妈，您喝口水，消消气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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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江平小心翼翼地劝道：“妈，您就别生气了，小心气坏了

身子！”

满父一直坐在旁边闷闷地，这时突然开口说道：“俺看这事

也不全怪人家，俺们也有不是的地方。”

满母不服：“俺们有什么不是？明摆着他们就是瞧不起咱乡

下人！乡下人咋的了？俺们是缺胳臂少腿儿还是比他们城里人少

长个鼻子？”

满江平：“妈，小蓓她妈也是顺嘴说惯了，谁家说话事先还

打个底稿啊？”

满母对儿子很不满：“你别屎尿盆子一起搅。还以为俺看不

出来呀！他们于家压根儿就没把这门亲家放在眼里！”

于蓓实在听不下去了，转身气乎乎地下了楼。

满母瞪了儿媳妇的背影一眼，对儿子说：“江平，你看你媳

妇那德行！啊？当婆婆的说两句她就甩脸子看，以后俺在这个家

里是不是该把嘴缝上她才称心呀？”

满父：“你说你这张嘴呀，没遮没拦的。照你这样挑理儿，

这世上的人都该变成哑巴牲口了！”

满母：“远点儿煽着去！孵不出壳的鸡崽儿，一辈子没见过

个天日。江平啊，你跟娘说，你在这家里是不是受气呀？”

满江平哭笑不得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满父：“人家小两口过日子，你在里面掺和个啥呀！”

满母：“啥叫掺和呀？俺就是不愿意看他那个窝囊样儿！一

个当媳妇的在家里吆五喝六的，俺老满家打老辈儿上就没这规

矩！不信问一问你爹。咱家从钱到物哪一样不是你爹掌管的？”

满父瞟了眼老伴，“那是，我是丫环拿钥匙，当家不做主。”

满母看着儿子，伤感地说：“唉！实指望一家人省吃俭用供

出个大学生，给咱老满家壮壮门面，长长脸儿。谁曾想你在这家

里连个腰都直不起来。你说，你差她哪儿呀？”

满江平：“妈，小蓓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吧？”

满母不屑地：“护老婆都护到这份儿上了，还要咋说呀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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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，俺也懒得看他这副受气样儿。江平，马上买两张火车票

来，俺们今晚儿就走！”

满江平：“妈！您别这样好不好⋯⋯你以为这些年我活得容

易呀？”

满母望着儿子痛苦的样子不由心疼起来，叹着气说：“平儿

啊，你还真受委屈了不是？唉！说一千道一万都是俺的错，娘压

根儿就不该供你出来上大学，更不该让你在城里找媳妇。人哪，

哪儿还不是活一辈儿呢？”好，娘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只要他们

不跟俺叫板，俺就不跟他们计较了。”

满江平松了一口气，“妈，我就知道您不是不讲理的人！这

样吧，今天我休息，正好下午我陪你们去逛逛街。”

满父笑得合不拢嘴，“那敢情好！”

满江平：“我去叫小蓓。”

满母一摆手：“得了，你可别叫她，俺才不想看她脸色呢！”

于家一楼的过道里，满江平扶着满父满母下来，正好于母开

门出来。满母把头一拧，旁若无人地走了出去。于母啐了一声。

于母砰地一声关上了门，走到房间里坐下，越想越气，对老

伴说：“老头子，咱们家上次粉刷剩下的油漆呢？”“干什么？”

“有用！”于母提着油漆来到楼道口，用油漆画了一条界线，

并清楚地标明满家和于家。画完后，得意地笑笑。

!

傍晚，满江平陪着父母兴致勃勃地回来了，三人走到楼道

口，看到于母画的“三八”线，都呆住了。

满母拉下脸来，愤愤地瞪了儿子一眼。显然，她也不甘示

弱，准备和于家对着干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楼梯正中就竖起了一道门板。满母正在钉最后

一颗钉子。楼梯的下面，于父和于母惊讶地看着这一切。满母钉

完钉子，拍了拍手，冷冷地看了于母一眼往楼上走。于母、于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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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大了嘴半天合不拢。

满母正要进门，满江平和于蓓出现在房门口。满江平看了看

楼梯中间的门板，懊恼地问道：“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”

满母：“以后俺们不从她门口过，妈嫌晦气！”

“那我们从哪儿下楼啊？”

“窗户！”

满江平和于蓓相视苦笑。

满母进屋，满父在窗户边忙着，满母问道：“梯子架好了？”

满父：“就好了。”

满母走到窗户边看了看，木梯用粗铁丝牢牢地固定在窗框和

墙壁上。她用手压了压梯子，满意地点点头。

满父忧心忡忡地：“再怎么说也是亲家，气儿消了也就算

了，你这么弄，以后咋整啊？”

满母：“俺可不管这些。你别废话了，快弄吧。”她说着也

拿起一截铁丝从墙上打好的洞穿出去，缠在木梯上固定住。满江

平和于蓓也走到窗户边，只见一架木梯从满家的窗户落到天井

里。满江平上前拉住满母，“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啥意思？给咱家修条路！”

“那不是有路吗？”满江平嘀咕着。

“要我从她家门口过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！”满母气咻咻

地说道。

满江平看了看脸色阴沉的于蓓，说道：“妈，这样不行的！”

满母：“有啥不行的？我和你爹身板还硬，爬这梯子那是小

菜一碟！我们都能爬，你们还不行？”

满江平：“妈，我求求您了，就算您不为我们想，你也得想

想雪儿啊。她那么小，要是摔着怎么办？”

满母：“这个你们放心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”说着从床下拉

出一只篮子，篮子上拴着一根又长又粗的麻绳，“你们看，够结

实的吧？俺们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装在这里面，可能装呢！”

“妈！”满江平都快哭出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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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母继续说：“你看，我还做了两条安全带，雪儿就是乱动

也不会掉出来。这下你们放心了吧？”

满江平望着于蓓，于蓓干脆转过脸去不理他。这一切没逃过

满母的眼睛，她训斥儿子道：“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非得看女人

的眼色行事啊！”

满江平狠狠心，说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不能让你这么做。”

说着就往外走。

满母喝道：“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”

满江平转身回来从满父手里拿过榔头。

满母急了：“小兔崽子，你要敢拆，我就撞死给你看！”

满江平一声不吭，咬咬牙走了出去。

!

这边也不太平。于母正在工具箱里翻来翻去。于父诧异地问

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于母冷笑道：“干什么？楼梯可是公用的，她凭什么封起

来！？我要拆了它！”

于父劝道：“算了，你这不是找事吗？打打婆娘拳也就算

了，你这拿着榔头去那还不得闹出人命来？”

楼梯拐角处，满江平气乎乎地在拆门板。他刚敲了两下，突

然听到楼上传来一声闷响，接着是于蓓和满父的惊呼声。满江平

感到不妙，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。

眼前的情景令他惊呆了，满父和于蓓扶着满脸鲜血的满母，

雪儿在一边吓得直哭。

满江平冲上去：“妈，您怎么真撞啊！？”

满母捂着受伤的脑袋：“那还有假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要再敢

拆，我就再撞一回墙。反正也没人心疼我这条老命，还不如撞死

拉倒！”说到伤心处放声大哭起来。

满江平手忙脚乱地给她擦着脸上的血迹，“妈，您别生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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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我不拆了，真的不拆了。”

于蓓：“别说那么多了，赶快把妈送医院吧。”

满父：“老婆子，要不先把门板拆了，等从医院回来咱再钉

上好不？”

满母：“不行，我说了，谁要拆我就死给他看！”

于蓓走到窗户边看了看，焦急地问道：“江平，这可怎么办

呢？”

满江平想了想，说道：“爸，您先下去扶着梯子，小蓓在上

边撑着，我背妈下去。”

满父：“你妈可不轻，你能行吗？”

满江平：“能行！”

满父架好梯子，满江平背着满母要从窗口下去，于蓓紧张地

拉住满江平，“江平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”

满江平：“你放心，没事的！”

满母：“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走！”

满江平深吸一口气，爬上了梯子。

于家楼下的邻居郭大爷，一早起来站在窗前欣赏着院子里自

己栽的几盆长得很好的兰花，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越剧，一边哼

哼着。突然他发现不对，怎么窗前多了一副梯子。紧接着他就发

现有什么东西掉在窗台上，他凑近了一看，是血！

“我的妈呀！”郭大爷吓得浑身发抖，扯开嗓门叫道，“不，

不得了了，有，有人爬梯子入室杀人！杀人啦！杀人啦！”

满江平被郭大爷的叫声吓了一跳，差点从梯子上掉下来。

满父和于蓓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尖叫。

楼下的郭大爷拉开门就往外跑，他的喊声惊动了于家人。于

鹏最先冲出来，问道：“郭大爷，什么事？”

郭大爷颤抖着说道：“血，血，血！”

于父于母跟出来。

“老郭，你没事吧？”于父问道。

郭大爷说也说不清楚了，只是抬手指了指天井。众人一起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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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来，正看见满江平背着满母往下走。众人惊讶地看着，于父连

忙上前帮着扶梯子，一边问道：“亲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满父尴尬地笑笑，“江平他妈不小心碰着了，这就送她上医

院去！”

于父：“这么着也太危险了，以后，你们还是走楼梯吧！”

满江平终于落地，所有人的心都放了下来。

满母捂着额头，听到了于父的话，回敬道：“俺们爱走哪儿

是俺们的事，亲家你就甭操心了！”

于蓓在后面叫道：“江平，等等我！”

满江平边往外跑边喊，“你跟着来吧，我们在医院等你！”

于蓓站在窗口直打颤，“可我怎么下来呀！”

满江平和满父已经走出了院子。

于母对于蓓说：“小蓓呀，你可别爬，小心摔着了！”

于蓓咬了咬牙站到梯子上。这时雪儿哭了起来，一个劲叫

着，“妈妈，妈妈！”

于蓓这才想起雪儿，她又爬回去抱起雪儿。于鹏抬头看着于

蓓，“姐，别怕，我上来接你们！”

郭大爷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逗得直乐，“你们这家人，还

蛮有意思！”

于母：“本来我还想拆掉那扇门板，现在我可改变主意了，

让他们慢慢爬吧，可有得笑话看了！”说完便进屋去了。

于父看着于鹏上去接于蓓和雪儿，又看看嘿嘿坏笑的郭老

头，无地自容地摇了摇头。

!

医院里，满母头上缠着纱布靠在床上，满江平给她倒水，吃

药。

满母：“我们啥时候回去？”

满江平：“本来医生说缝完针马上就可以回去，但我怕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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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口发炎，所以先在医院里观察观察，要没事，明天我就接您回

去。”

满母：“观察？有啥好观察的？跟你说我在这儿睡不踏实。

再说在这儿住一晚又得花不少钱，现而今的医院宰人可是狠着

呢！”

满江平安慰她：“您放心，妈，小蓓是这家医院的护士，他

们不会乱收钱的。”

满母惊喜地说道：“小蓓就在这里当护士？哎哟，老头子，

没想到小蓓在这么高级的医院上班！”她四处打量着，然后对儿

子说：“一个月能挣不少吧？”

满江平：“医院的效益当然比我们电机厂要好得多，他们这

里很年轻的都可以分到一套不错的房子。”

满母：“那小蓓能分到不？”

满江平：“不知道，我也没问过她。”

满母责怪他：“这事你咋能不问呢？”

满江平：“她分的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满母：“那也是，现在住丈母娘的房子，以后又住老婆的房

子，是够窝囊的！”

满父：“江平，你别听你娘的，你跟小蓓是夫妻，谁分的房

子不一样住啊？”

满江平不答话，拎起水瓶，“没水了，我去打壶水。”说着

走了出去。

满父责怪老伴：“你呀，就不能说点让孩子高兴的？”

满母：“俺是提醒他，别一天尽被老婆牵着走，哪像个男人

啊？”

满父嘿嘿笑着：“江平那是像我。”

这时于蓓走进来，这时的她已经换上了白色的护士服，显得

既漂亮又精神。她关切地问道，“妈，您怎么样？”

满母不在乎地：“乡下磕头碰脑那是常事，这会儿已经不疼

了，我寻思着咱还是回去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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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蓓：“在这里观察观察也好，要是发炎会引起高烧，你年

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”

满父：“你就听小蓓的吧，她懂。”

满母：“是，她懂，可是俺比她更懂怎么省钱！年轻人就是

花钱不心疼，不存点钱，一有啥事那还不抓瞎了？”

于蓓当作没听见，一声不吭地给满母整整床。过了一会儿，

她说道：“妈，您休息吧，我过一会儿再来。”说着端着药盘子

出去了。

满父不满地瞪老伴一眼：“就你话多！”

满母：“俺那是为他们好！”

满父：“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，你管那么多干啥呀！”

这时满江平拎着水壶进来，发现父母两人脸色不对，忙问

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满母不说话，自顾自躺下了。满江平看看满父，满父无奈地

叹了一口气。

!

晚上，小巷里，满江平和于蓓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两人都显得

很疲惫。

满江平：“今天你累了一天了，回去我给你按摩按摩。”于

蓓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满江平接着说，“我妈就那么个人，她

说什么你听着就是了，我们该怎么过还怎么过。”

于蓓：“你妈也是想得出来，天天爬墙，让人知道还不得被

人笑死！”

满江平：“你就先忍耐几天，等我和爸好好做她的工作。老

人嘛，有时候就跟小孩似的，你多哄哄她什么事都解决了。”

于蓓无奈地说道：“我一天已经够累了，哪有精力成天跟她

陪着小心，这哪是过日子啊？”

满江平：“那怎么办，她总是我妈呀，我能不管她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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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蓓白他一眼：“谁让你不管她了？自从跟你结婚，我们不

是每个月都给他们寄钱吗？这次他们来上海，我们家为了那顿饭

足足准备了两天，菜市场都跑了七八个，他们还不领情，我爸我

妈就那么犯贱啊？”

这时夫妻俩已走到了自家小院的门外。满江平提醒说：“小

声点，别让人听见。”

于蓓：“做都做出来了，还怕让人听见？过不了两天，就该

有人买票来看我们从窗口爬上爬下了！”

满江平苦笑着：“那你说怎么办吧？”

于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满江平想了想，说：“那就听我的，咱们先顺着她，过几天

再说，啊？”

于蓓不说话。满江平去拉她，柔声地劝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

别生气了，回家吧，啊？”

于蓓：“雪儿还在妈那儿呢。”

满江平：“要不，你去接？”

于蓓：“雪儿怎么上去呀？”

满江平挠挠头：“你忘了那篮子了？一会儿你在下面叫我，

我就把篮子放下来。”

于蓓撇撇嘴：“搞得像地下工作者似的。”

两人对视着，突然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满江平和于蓓走进天井，于蓓看着满江平蹑手蹑脚地爬上木

梯，这才走到于家门口敲门。

于母隔着门板，看见是于蓓，开了门，问道：“怎么这么晚

才回来？”

于蓓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得把江平他妈给安顿好啊！”

于母：“我可是从来没见过像你婆婆这么横的人！”

于蓓责怪地叫道：“妈！”

于母不依不饶：“我跟你说，小蓓，在你婆婆这种人面前千

万不能服软，不然以后有你的苦日子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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